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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里哗啦爱帮忙
□白 冰 著 赵光宇 绘

■短篇小说

什么声音是“稀里哗啦”

有一只小老鼠叫稀里，有一只小老
鼠叫哗啦。

姐姐是稀里，弟弟是哗啦。
姐姐爱说：“没事儿，没事儿，想办法！”
弟弟爱说：“别急，别怕，有我哪！”
小老鼠稀里和小老鼠哗啦搬了家，

搬到了城外郊区的山坡下。
老鼠爸爸和老鼠妈妈在新房子里

收拾东西，摆花挂画。
小老鼠稀里和小老鼠哗啦跑出了家。
他们要到外边，认识认识小伙伴，

看看山底下，有什么树，有什么花。
稀里和哗啦，看见了小兔丁丁和小

松鼠当当。
稀里说:“你们好，我是小老鼠稀里！”
哗啦说：“你们好，我是小老鼠哗啦！”
哗啦说:“我是弟弟，我比她小！”
稀里说：“我是稀里，我比他大！我

们交个朋友吧！”
小白兔丁丁说：“嘻嘻，真有意思，

一个叫稀里，一个叫哗啦！”
小松鼠当当说：“连起来叫就是稀

里哗啦！”
小白兔丁丁说：“掉进水里，稀里哗

啦！”
小松鼠当当说：“打碎玻璃，稀里哗

啦！”
小白兔丁丁说：“小猪吃饭，稀里哗

啦！”
小松鼠当当说：“小狗撒尿，稀里哗

啦！”
小白兔丁丁和小松鼠当当一起笑

了起来：“哈哈哈哈！”
稀里和哗啦气得肚子鼓鼓的：“你们

笑话我们，我们生气了，不和你们玩啦！”
稀里哗啦跑回家，稀里对妈妈说：

“妈妈，妈妈，您给我们起的名字一点都
不好听！掉进水里，稀里哗啦；打碎玻
璃，稀里哗啦！”

哗啦说：“就是，就是！小猪吃饭，稀
里哗啦；小狗撒尿，稀里哗啦！这名字多
不好呀！”

妈妈笑了：“这名字多好听呀，还是
你爸爸起的呢。不信，去问你爸爸。”

好名字还是坏名字

稀里哗啦，跑向挂画的爸爸。
稀里说：“爸爸，你起的名字一点儿

也不好听！”
哗啦说：“是呀，像是小猪吃饭的声

音，像是小狗撒尿的声音，稀里哗啦，什

么呀！”
爸爸笑了：“稀里和哗啦，多好听的

名字呀，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妈妈在产
床上生你们的时候，我跑来看你们，高
兴地冲向你们，碰倒了护士，碰倒了衣
架，一通乱响，稀里哗啦。医生急着让我
给你们起名字，我觉得稀里哗啦的声音
很好听，就给你们起了稀里和哗啦这两
个好听的名字！”

稀里问：“为什么是好听的名字呢？”
爸爸说：“你们想想，世界上还有什

么声音是稀里哗啦呢？”
稀里说：“天上下雨，稀里哗啦。”
哗啦说：“小河流水，稀里哗啦。”
稀里说：“风吹树叶，稀里哗啦。”
哗啦说：“小老鼠游泳，稀里哗啦。”
爸爸说：“名字嘛，你想它好，它就

好；你想它不好，它就不好。你们从名字
想到了下雨和树叶的声音，这个名字是
不是挺好？再说，我是很有名的老鼠诗
人，要是用稀里哗啦作诗，很容易押韵，
读起来好听。不信，我给你们作一首诗
听听：

小稀里，小哗啦，
稀里哗啦快回家，
妈妈做好了大馅饼，
还有好吃的小蛋挞！
稀里说：“听起来是好听，这名字不

错。”
哗啦说：“明天我们要去告诉小朋

友，我们的名字是好名字，他们就不会
笑话我们啦。”

稀里说：“爸爸，您再作一首诗吧！”
老鼠爸爸说：“先吃饭，吃完饭，我

再给你们作一首。”
吃完了饭，爸爸抱着稀里，妈妈抱

着哗啦坐在餐桌旁，爸爸一边轻轻摇着
怀里的稀里，一边说：

小稀里，小哗啦，
名字好，人人夸，
蹦蹦跳跳笑一笑，
摇摇尾巴快长大！
爸爸念了一遍，妈妈又念了一遍，

念着念着，他们就在爸爸妈妈的怀里睡
着了。

小稀里在梦里笑了，小哗啦说起了
梦话：“稀里哗啦，天上下雨，稀里哗啦，
风吹树叶，稀里哗啦……不是小狗撒
尿，稀里哗啦……”

咣咣咣和当当当

老鼠爸爸去参加诗歌朗诵会了。
老鼠妈妈去“老鼠养老院”，给那些

老鼠爷爷、老鼠奶奶帮忙。
小稀里和小哗啦在家里，闲得没事

干，闷得慌。
小稀里说：“爸爸忙，妈妈也忙，他

们太累了，我们帮助他们做点事，就不
闷了！”

小哗啦说：“帮他们做什么呢？”
小稀里说：“我帮妈妈洗背心，你帮

爸爸洗袜子，好不好？”
小稀里和小哗啦，找来了两个小木

盆，接满了水，放在房子中央。
小稀里一边洗，一边唱：
小稀里，爱帮忙，
洗背心，咣咣咣，
洗得背心白又白，
妈妈穿上香又香……
小哗啦说：“洗背心，怎么还‘咣咣

咣’呀？”
小稀里说：“我得用劲儿，一用劲儿

揉，木盆就咣咣咣响，所以，得说‘咣咣
咣’！”

小哗啦一边洗，也一边唱：
小哗啦，爱帮忙，
洗袜子，当当当，
爸爸的袜子可真臭，
洗完了才会闻着香……
小稀里说：“你也说了‘当当当’呀！

你别说爸爸的袜子臭，他知道了，会不
高兴的！”

小哗啦说：“可是，爸爸的袜子现在
真臭，洗完了才会香呀……”

稀里和哗啦，一边洗，一边唱，把背
心和袜子洗干净了，晒到了屋外。

可是，洗衣服用的劲太大了，水花乱
飞，地上变得又是水、又是泥，很脏很脏。

这可怎么办呢？

船长管海盗，还是海盗管船长

小稀里说：“没事儿，没事儿，想办
法！看来，我们还得接着干，再洗瓷砖和
地板。”

小哗啦说：“那我们就洗地板吧。”
稀里和哗啦在地板上泼了好多水，

用拖把拖，用扫帚扫，一边拖，一边扫，
一边唱：

小老鼠，爱帮忙，
擦地板，汗直淌，
帮忙就要帮到底，
我们就是爱帮忙。
他们拖呀，擦呀，地板干净了，可

是，白墙上溅上了许多泥点和水点，变
得很脏很脏。

这可怎么办呀？
小稀里说：“没事儿，没事儿，想办

法，我们接着擦墙！”
小稀里小哗啦用毛巾蘸着水擦墙，

把白灰擦掉了，露出了红砖，白墙变成
了红墙。

小哗啦说：“嗨，稀里，我看红墙比
白墙漂亮！我们就一直擦上去，把白墙
变成红墙！”

小稀里说：“高处的墙怎么擦？我们
个子太矮，擦不到呀！”

小哗啦说：“别急，别怕，有我哪！”
小哗啦把所有门窗关上，把水笼头

打开，水哗啦哗啦地流到了屋里的地
上，屋里变成了小湖。鞋子、衣服、小桌
子、小椅子……都漂在了湖面上。

小稀里坐在一个木盆里，小哗啦坐
在一个木盆里，他们用手当桨，像是划
着小船，一边划，一边用毛巾擦墙。一边
擦，一边唱：

小老鼠，爱帮忙，
要把白墙变红墙，
擦呀，擦呀，擦呀擦，

我们就是爱帮忙……
水龙头里的水，不断往外流，水面

升得越来越高，他们擦呀擦呀，一直擦
到了房顶。

小稀里说：“我们真能干，一下子就
擦到了房顶。”

小哗啦说：“等我们把水一放出去，
白墙就变成红墙了。”

小稀里说：“坐在水面上，真美，就
像是在大海上……”

小哗啦说：“是呀，我看那张桌子，
就像是一个小岛……”

小稀里说：“那只鞋子，真像一只小
海象……”

小哗啦说：“我现在是海盗！”
小稀里说：“我现在是船长！船长管

海盗！”
小哗啦说：“不对，海盗管船长！”

温暖的红房子

这时，爸爸妈妈回来了，他们看到
房子的窗缝、门缝都在向外喷水，急坏
了，马上冲到门前，两人使劲儿一拉门，
门里冲出了一个大大的波浪，爸爸、妈
妈被冲了好远好远。爬起来，他们又冲
向屋子里，一边冲，一边喊：“小稀里，小
哗啦，你们怎么样？”

水没了，小稀里和小哗啦坐的木盆
落到了地板上，他们还在争论是船长管
海盗，还是海盗管船长。

爸爸妈妈问：“稀里哗啦，你们为什
么往屋子里灌水？快讲，快讲！这太危险
了，你们要是不坐在木盆里，会淹坏
的！”

当听说了稀里哗啦是为洗衣服，才
把家变成这样，爸爸妈妈把稀里哗啦搂
在怀里说：“你们爱帮爸爸妈妈干活儿，
这很棒，可是，洗衣服、擦地板细心一
点，小心一点儿，不要弄得到处都是水，
也许就不用刷墙了！”

稀里说：“可是，白墙变成了红墙，
是不是很漂亮？”

哗啦说：“是呀，我们像是又搬了一
次家，住了一次新房！”

爸爸妈妈笑了：“你们说得有道
理。”

晚上，晒干了所有的东西，整理好
了房间，稀里哗啦一家人在红房子里吃
饭。在温暖的灯光下，全家人一边看着
红墙，一边吃着花生蛋糕，喝着鱼汤，爸
爸一边吃饭，一边念他刚作的诗：

小老鼠，爱帮忙,
背心白，袜子香。
地板很亮很干净，
白墙变成了红的墙，
红房子里边好温暖，
蛋糕甜呀鱼汤香……

学刷牙

老鼠妈妈和老鼠爸爸教稀里和哗
啦刷牙。

老鼠妈妈让小稀里、小哗啦在牙刷
上抹上一点儿牙膏，先漱漱口，再把牙
刷蘸上一点水，把牙刷放到嘴里。

老鼠爸爸在旁边一边比画，一边用
儿歌讲解动作：

老鼠长了小白牙，
每天早晚都要刷，
前排牙齿上下刷，
里面牙齿前后刷。
小嘴小牙香喷喷，
亲完爸爸亲妈妈……
小稀里刷得很起劲：“刷刷刷，刷刷

刷……”很快就刷完了。
小哗啦刷得也很起劲：“刷刷刷，刷

刷刷……”很快也刷完了，还得意地龇
着牙：“看看我的小白牙！”

学会了刷牙，小稀里和小哗啦很高
兴。

小哗啦说：“我们学会了刷牙，可
是，还有好多小动物不会刷牙，我们去
教他们刷牙！”

小稀里说：“对，我们要让所有的小
动物都有白白的小牙！”

（摘自“小老鼠稀里哗啦”系列，浙
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

1.
是谁推了阿帘一下，把她推到夜街上。明明

有路灯，可它们故意不亮，就想让阿帘撞着它
们，然后笑她笨。幸好，来了一台卖宵夜的小车，
叮当，叮当，没人推它，它自己跑着，水汽渺渺，
葱油味飘香。阿帘跟着小车跑，跑，跑，一下就跑
进一盏特别亮的灯下。

“阿帘，是你吗？”白老师的声音。
可阿帘看不见她，灯光太亮了！可能白老师

站在最黑的地方，她看阿帘很清楚，而阿帘却看
不见她。阿帘也走进黑地方，这样她就看清了站
在黑暗里的白老师，那里立着一块小黑板。

“来，我们上课。”悬浮在白老师脸上的困倦
像被风吹开的雾一样散尽。

“我不是来上课的。”阿帘说。说完，发现自
己背着书包，手里捧着一盒白粉笔，这样子不是
来上课又是来干什么？

白老师说，“你咋知道我没带粉笔？”
阿帘怯怯地笑了，把粉笔盒给了白老师。白

老师取出一支白粉笔在小黑板上写字。白粉笔
像电光魔棒一样，写在小黑板上的字每一笔每
一画都闪着绮丽的银光。阿帘惊讶极了，只是普
通的白粉笔呢。

之后白老师教阿帘读生字，白老师的声音
有点空旷，这使阿帘突然想起，白老师已经死
了，得淋巴癌死的，怎么又活了？但阿帘并不害
怕。怕什么呢？白老师还像以前的样子，细发微
卷，笑起来像绽放的棉桃，只是脸比从前缺少血
色。阿帘还发现自己坐着沙发，黑颜色，脚下的
地毯也是黑颜色，上面镶着白色图案。这里是什
么地方？绝对不是村庄，也不是国荣小学。

轰隆隆——一辆“太脱拉”驶过去。又一辆
驶过去。一会儿，传来扫帚扫大街的声音，沙啦，
沙啦——接下来是鸭叫声，呷，呷，呷——

“下课时间到了，今天就上到这里吧。”白老
师微笑着，合上书，然后就不见了。小黑板也不
见了。宵夜小车响起来，叮当，叮当！阿帘说不清
楚自己是在梦中还是在现实中，恍恍惚惚走下
一座很深的台阶，台阶深处有一间矮屋，是她和
爸爸、弟弟的家。

她拉开矮门，寒气抢在她的前面钻进屋里。
弟弟睡着。阿帘躺下，躺在弟弟旁边。弟弟的身
体热烘烘的，她却冰凉。渐渐地，矮窗上涂上一
抹鱼肚色，很像白老师白色的脸。

后来，门咕咚一声响，是爸爸下夜班回来
了，疲惫的爸爸像一只笨重的木箱，倒在床上呼
呼睡去。阿帘热好了饭，和弟弟一起吃。弟弟的
早饭有一只咸鸭蛋，是爸爸奖励他的，他考试成
绩好。弟弟用刀把咸鸭蛋切成两半，把一半给阿
帘，阿帘考得不好，她把鸭蛋还给了弟弟。

吃完饭，她和弟弟一起上学，学校叫国荣小
学，她和弟弟在一个班级。

2.
女校长召见阿帘的爸爸。阿帘在操场上等

爸爸。下雪了，阿帘一动不动地站着，让一片片
雪花落到身上，她想把自己变成一个雪人。在村
庄的下雪天里，她这么做过，站在冰冻的棉花田
里，让雪花把自己染白，那时候爸爸没进城打
工，妈妈也没离开他们的家，白老师没有死。

爸爸从校长室出来的时候，阿帘没有变成
雪人，城里的雪很容易化掉。第二天，她就被女
校长送到了另一所学校，她和弟弟分开了。

她穿上了那个学校的校服，一位长得像骆
驼一样高的男老师领她进教室。教室里坐着一
些面孔呆板的同学，他们的掌声很热烈，如果骆
驼老师不制止，掌声会永远响下去。阿帘难过地
捂住了脸。旁边一个说话不清楚的男孩说，“阿
帘哭了。”

放学后，骆驼老师护送阿帘回家。他不认识
阿帘家，阿帘也记不住家在哪里，就一边走一边
寻找那座伸向低处的台阶，她的鼻子冻疼了，骆
驼老师的鼻子也冻红了，最后找到了国荣小学。
这样，她才找到了通向矮屋的路。

邻家小孩告诉弟弟，“你姐姐去的那个学校
全是傻学生。”夜里，弟弟对阿帘说，“你不要去
那个学校。”阿帘说，“是校长送我去的。”弟弟用
被子蒙住了脑袋，他生气了。谁愿意有一个和傻
学生一起上课的姐姐呢？

是谁推了阿帘一下，把她推到夜街里。路灯
在黑暗中窃窃私语，是在议论阿帘去了那个学

校吗？阿帘的脚步紊乱起来，她想离这些路灯远
一些。叮当，叮当！宵夜小车来了，她跟着小车
跑，又跑到了那盏特别亮的灯下。

白老师已经等在那里，还有那块小黑板。忽
然，阿帘不想见白老师了，去了那样一所学校，
白老师一定会失望。她藏到小黑板的后面，那里
很黑。啪！粉笔盒被她碰掉在地上，白粉笔散落
一地。白老师俯身拾粉笔，白老师的手和白粉笔
一样白，一样僵硬。

白老师开始讲课了。阿帘藏在小黑板后面
不做声。突然，白老师倒下了，像只棉花包似的
发出“噗”一声响，可她的两根僵硬的手指仍捏
着一支白粉笔，嘴仍在动，是在讲一道算术题，
语音显得很吃力，身体仿佛被巨石压着。

“白老师，您别讲了，休息吧。”阿帘想哭。
“你会了吗？”白老师问。
阿帘摇头。

“所以，你还得好好听讲。来，坐在前面来。”
阿帘从小黑板后面走出来，坐到黑颜色的

沙发上，擦干了眼泪。
那道算术题很长很长，不，是白老师讲了很

长很长的时间，可阿帘还是没听懂。白老师又
讲，用最慢最慢的速度讲，讲了一遍，又讲了一
遍，好像是在把一块石头砸碎，反复碾压，碾成
最细最细的末末。最后她问，“阿帘，听懂了吗？”

阿帘点头，拿出本子，自己演算，很快就算
出来了。

“很好，其实你聪明着呢！”白老师眼含微
笑。然后，她给阿帘批改作业，在阿帘的本上写
了个100分，是用桃红色钢笔水写的。阿帘从来
没见过这种颜色的钢笔水，让她想起乡下的桃
花，新娘子的纱巾，天上的彩霞。她舍不得合上
本子，担心把桃红色钢笔水抹掉了。

以后每天深夜都是这样，在那有一盏特别
亮的灯的地方，白老师给阿帘讲课。只是，阿帘
一直不明白白老师为什么会在那里，她很想问
问白老师，又怕白老师难过，她自己也会难过。
本来一个很漂亮的白老师，癌细胞忽然扩散了，
离开了这个世界。那当儿，阿帘和弟弟还是白老
师的学生，他们还没有跟爸爸进城，还是村庄里
的小孩，棉桃绽开，皑皑一片，真让人留恋啊！

3.
阿帘很想弄清楚那盏特别亮的灯在什么地

方，每天她都在寻找，她希望能在阳光下看见白
老师。可惜这个愿望一直没实现。一天，哦，已经
不是冬天了，丁香花含苞欲放。阿帘在夜街上行
走。有人喊她，“阿帘，你干什么？”

是国荣小学的女校长。
阿帘不言语，只管向前走。女校长拉住她的

衣服，说，“深更半夜，不可以乱走，快回家。”
女校长的声音很响亮，一辆“太脱拉”被惊

动了，停下来。是阿帘爸爸开的，车是从地铁工
地坑道里开出来的，满载土石渣。

“她在梦游”，爸爸对女校长平静地说，一点
也不惊讶，“在农村的时候她经常这样，半夜背
书包上学，还在棉田里跑。”

女校长说，“这不是农村，到处是车，危险。”
“您不用担心，她习惯了，她知道回家的

路。”爸爸说，然后驾车去了。
阿帘从书包里掏出本子，想把桃红色的

100分给女校长看，让女校长知道，送她去另一
所学校是个错误。可是，本子上的 100 分不见
了，是桃红色钢笔水褪色了吗？阿帘跑了，她要
去找白老师，让白老师用桃红色钢笔水把 100
分重新描一遍，描得深一些，让女校长看清楚。

然而，没有找到白老师，晨曦就照亮了城
市。阿帘哭了。只因为天亮了，才找不到白老师。
阿帘多么希望天永远是黑的啊！

4.
弟弟不爱搭理阿帘，爸爸也是，他们都像不

认得阿帘似的。邻家的小孩们总是用怪异的目
光瞅阿帘。一切都是因为阿帘去了那个学校。

这天，阿帘勇敢地走进校长室，说，“我不喜
欢那个学校。”

女校长拿来一张算术卷，说，“你如果能把
这些题做出来，我就同意。”卷子上的题白老师
教过的，可阿帘脑子一片空白。她使劲咬笔杆，
笔杆咬烂了，也想不出来。一会儿，骆驼老师来
了，替阿帘收拾书包，说，“跟我回去吧。”

阿帘说，“不，我要和弟弟在一起。”
女校长说，“可是，你一道题也没做出来。”
阿帘说，“在白老师面前我就会做了，我去

找白老师！”
5.
是谁推了阿帘一下，把她推进夜街里，路灯

不再窃窃私语，阿帘的脚步没有乱。宵夜小车没
出现，阿帘等不及了，她在黑暗里飞快地奔跑，
手里拿着那张算术卷子。看见那盏特别亮的灯
了，她跑得更快了，她没有穿鞋，像一朵被风刮
飞的棉花，不留下一点声音。可是，她没有看见
白老师。那盏灯和从前一样，特别的亮，但不见
白老师，也不见黑颜色的沙发。

“白老师，我来了！”她轻声说。
“白老师，您在吗？”她小声喊。
没有回音。白老师睡觉了吧？还是不要吵醒

她。阿帘想。她坐到地上，她等不及了，把算术卷
子铺在膝盖上准备演算，她要把这些算术题都
算出来，拿给女校长看，让女校长同意她留在国
荣小学。她还把一支白粉笔放在想象中的白老
师的手里，还模仿白老师的语气说，“很好，其实
你聪明着呢！”她真的会做了，做好了第一道题。
接着，做第二道。

突然，从黑暗里传来脚步声。喀嚓——那支
白粉笔被踩碎了。不是白老师，是弟弟。

“回家睡觉！”弟弟一把捉住阿帘的手。
阿帘说，“小点声，白老师在睡觉。”
弟弟说，“哪有白老师？白老师死了，是你在

梦游！”弟弟拖阿帘走，阿帘不肯走，她愤怒了，
第一次打了弟弟，把弟弟的脸挠破了。

这时，一辆“太脱拉”停下来，是爸爸。他在车
上大声喊，“阿帘，快跟弟弟回家！小心我揍你！”

阿帘被弟弟拖走了。那盏特别亮的灯仍在
亮着，而此时此刻阿帘已经知道那是天桥上的
一盏水银灯。弟弟来了，爸爸出现了，她已经不
在梦里头了。一路上她都在难过地哭着。

插图：吴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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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了得
“一”字最讨厌别人吹牛，谁吹

牛他就与谁过不去。
“业”字爱吹牛，张开大嘴朝天

吹喇叭——业，事业也；业，业绩也；
业，功业也；业，霸业也……哼，谁敢
与我业字比伟大？

“一”字不说话，送给业字一横，
封住了他那爱吹牛的嘴，“业”张不
开口变成“亚”。亚不认输，向别人借
来一个口，自己吹不了牛，借别人的
口仍然可以吹一吹嘛。谁知亚字加个口是“哑”字，哑
巴能开口但却呀呀呜呜说不清话，羊都不能吹了，还
吹什么牛！

“火”字爱吹牛，每句话都火气冲天。他说火烧赤
壁大败曹军，曹操败走华容道；他说火烧连营七百
里，刘皇叔白帝城丧命；他还说火焰山阻挡唐僧西行
取经，险些把孙悟空的猴毛烧光……哼，谁敢与我火
字比厉害？

“一”字不说话，也送给他一横，火被一字当头盖
住，变成了“灭”字。灭，火熄灭也。平时不爱说话的

“一”字，终于开口说话了：火啊火，你很厉害我比不
过你，可是此刻我躺在你的头顶，撒泡尿就把你给浇
灭了，你还能厉害吗？

火无言以对。
“一”接着说：世界上普遍存在既互为依存又相

生相克的现象，吹牛者无知也。

“好”字诞生记
“人”代表人类，在字典王国里独领风骚。时间久

了，“人”似乎觉得他独领的不是风骚，而是孤独。人
最怕孤独。于是他找了另外一个人做朋友，两人常常
手拉手并肩而行，左邻右舍见了都叫他们俩“从”先
生。嗨！一人为“人”两人为“从”，太有意思了，更何况

“从”比“人”称心如意多了。
不过，时间长了，他们俩觉得并不那么称心如

意，“从”也有些尴尬：从，服从也，两人谁服从谁？从，
跟从也，两人谁跟从谁？当然，走在后面的跟从前面
的，可谁愿意老是走在后面，做别人的跟屁虫呢？两
人都想走在前面，都不想做跟屁虫，这样一来，两人
难免面和心不和。两人都知道心不和是个祸根。怎么
办？扮演《将相和》吧，两人谁是相谁是将呢？两人都
想做心胸大度的相，都不想做居功自傲的将；轮流走
在前面吧，似乎显得太计较，太计较还算什么朋友？
唉，想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竟会这般奥妙莫测。

“心不和”真的是祸根，两人的关系越来越不可
收拾了。这不，“从”字是两个人，他们俩的方位该怎
么说呢？哪个方向是前哪个是后？左边那人说，左边
是前右边是后；右边那人说正好相反。心不和终于发
展到人不和了——你不愿跟从我，我也不愿跟从你，
各走各的，各自朝着不同方向的“前面”走，两人的距
离越走越远，“从”又变成两个“人”了。此时两人都在
想：别走了，西出阳关无故人呢！可想归想，谁也不停
步，都在赌气。

幸好两人的理智终于醒悟过来：赌气的双方，都
是既伤害对方又伤害自己，何苦呢！不能再往“前面”
走了，“气”海无边回头是岸。两人几乎同时回头探
望，几乎同时迟疑片刻，几乎同时向后转原路走，两
人的每一步都踩出“后悔”——唉，朋友之间计较什
么，赌什么气！两人很快又走到一起，热泪盈眶，互相
拥抱。

不过，两人抱在一起不是“从”，而是“好”。原来
啊，这两人一个是女人，一个是男子，“好”字是心心
相印的一男一女抱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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